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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着，脚下的轮
子也在地面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两边的
景物快速地向后方倒去，我飞速地向前
滑行着……

“好酷啊！”一个邻居从对面走来向
我伸出大拇指。

我所在的这个小区，住的人不多。
沿着小区绕一圈有一条车道，很宽敞，车
也很少。滑一圈，大约需要五分钟。每
天早上我都会沿着这条路滑上十圈，大
汗淋漓。然后吃早饭、洗完澡上班去。

我学轮滑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
我们家对面就是儿童公园，晚上我经常
在那里散步，看到有儿童轮滑培训班就
驻足观看，慢慢地我就爱上轮滑了。说
起学轮滑，还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一
开始的时候先学走路，然后再慢慢地滑
行，但是跌倒是不可避免的。我在开始
的两个月时间里，平均每天要跌倒
三次。我都已经患上恐惧症了，
感觉一穿上鞋就会跌倒。两个
月以后，我终于起飞啦！我在
公园的广场里自由地滑行，快速
地在人们身边滑过，那种速度的激
情，真是太爽了。

轮滑鞋有好几种，有双排轮和单排
轮，我用的是单排轮。单排轮又分速滑
鞋和花样鞋。我只会速滑，速滑比较简
单。花样鞋我也买了，但只会简单的S
形滑行。

随着轮滑技术水平的提高，我的安
全意识开始淡薄了。轮滑的时候既不戴
头盔，也不戴护具。这时，危险正在悄悄
地向我靠拢。一天早上，正当我飞速地
向前滑行时，一辆汽车挡住了我的去
路。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一头撞了上
去。我不知昏厥了多长的时间，隐隐约
约只觉得有一个人在推我。他问我说要
不要送我回家，我说不用。在地上坐了
一会儿，我就拎起鞋回家去了。回到家
时我老婆正在做早饭，看到我额头上都
是血，就问我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硬拖着
我去了医院。拍了CT以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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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片子对我说，后脑视网膜出血了，如
果血止不住就麻烦了，说不定就变成植
物人了，赶紧住院吧。我照了一下镜子，
整个脸也肿起来了，看上去像一个怪
物。接下来每天打止血针，连续打了三
天，终于把血止住了。学校系领导带着
几人来看我，系主任对我说：“这一次原
谅你了，以后再也不允许你玩这个东西
了。”在校领导和家人的压力下，一年多
时间里，我真的不敢再去穿轮滑鞋了。

转眼又到了暑假。我儿子在德国读
研，我老婆让我去德国看看他，顺便去那
儿旅游。我儿子在德国乌尔姆读书，据
说那里就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家
乡。乌尔姆的环境很优雅，著名的多瑙
河穿过市区，河两边都是公园。我儿子

就住在多瑙河边的公寓楼里。我和
儿子早上在河边散步，看到德国人
有的在河上划船，有的在骑自行
车，还有人在玩轮滑。穿过公园
沿着河边，有一条不错的便道，
正是骑车或玩轮滑的好地方。

我对儿子说，如果我把轮滑
鞋带来就好了。我儿子说：“轮滑

鞋有啊，我同学有一双轮滑鞋就放在
我这里。”我高兴极了。第二天，我儿子
就带我去商店买了护具。

接下来每天早上我儿子还没有起
来，我就轻轻地穿上轮滑鞋，走出公寓
楼，沿着河边滑上了。我在河的一边沿
着河边的便道滑很长的路，然后通过一
座水泥桥到河的另一边。再从那边穿过
公园、穿过村庄、小镇，通过一座铁路桥
回到河的这边。通过村庄的时候还会过
一些木桥，桥面是用很粗的树杆铺起来
的，缝很大，滑是滑不过去的。我只好扶
着栏杆，慢慢地走过去。有的路面还是
用石块铺起来的，特别粗糙。要通过这
样的路面，往往心里会很慌。但是我还
是硬着头皮，加速冲过去。过小镇马路

的时候倒也别致，只要按一下马路边上
的红灯按钮，所有的车就会停下来。然
后你就可以跟着行人穿马路了。公园的
小路上，经常会迎面遇到一些骑车早练
的人。我总是减速靠边，让他们先过。
德国人很有礼貌，总是点头向我说：“当
克（德语感谢的意思）。”我也点头微笑表
示回应，或者直接说“GutonMargen”
(德语早上好的意思)。我也学过四年德
语，这就用上了。最有意思的还是河边
的一些水鸟，有野鸭子、天鹅等。它们大
多都不怕人，因为鸟都是受法律保护
的。有一天我在河边便道向前滑行的时
候，看到天鹅一家在河边觅食。鹅爸和
鹅妈站在路中央，小鹅们在路边的水草
里觅食和玩耍。我过去的时候，鹅爸和
鹅妈伸长脖子向我嗷嗷地叫着，意思是
说，你不要过来，否则我可对你不客气。
看到它们这么可爱的样子，我只好绕道
而走了。

我快要退休的时候，我们学校教师
的办公大楼才造好。走进办公大楼的大
厅，地面非常光滑、宽敞、明亮。我一看，
这不就是玩轮滑的好地方吗？我偷偷地
把轮滑鞋带到办公室，趁着早上人比较
少的时候，穿上轮滑鞋、乘坐电梯来到大
厅滑了起来。上班的人陆陆续续来了，
系主任也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我：“你
怎么又玩上啦？”他笑着说。我看着他，
好像没有责备的意思。但我还是不好意
思地向他点点头。我心里在说，不是说
江山易改、本性那个什么吗？

学校年底要举办迎新文艺晚会，系
主任让我在晚会上以轮滑为题出一个节
目，我欣然答应了。节目开始了，在音乐
声中，我快速地滑向舞台中央，并在舞台
上表演各种优美的动作。观众们报以热
烈的掌声。最后，我借助一个斜坡冲向
空中，并在空中转身360度，全场报以雷
鸣般的掌声。我正想着如何向观众挥手
致意，身体却控制不住地快速向下坠
落。不是落到地面，而是以自由落体的
速度向一个漆黑的无底洞坠落下去。这
是不是被吸到传说中的黑洞里去了？我
害怕极了，心想这次我算是彻底地完了。

“喂喂喂！这都几点啦，还在那里做
美梦！”我老婆摇着我的肩膀说。我惊出
了一身冷汗，心中大喜。还好，仅仅是个
梦……

我的轮滑情结


